16
再造：恢复的世界
创世记 8:1—9:17
创世记洪水的上涨是上帝神圣的“去创造”（de-creation）行动。在创造之时，上帝造了一个穹苍，称之为“天”，将混沌的水分为天上的水和天下的水（参 1:6, 8）。但洪水通过“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7:11）发挥了逆转创造的作用，使大地再次淹没在狂野的混沌之水中。水利暴力持续了四十天，水分从海床的巨大裂缝和天空的瀑布中奔涌而出，而摇晃的方舟像一口巨大的密封棺材，行驶在死亡之水的深谷与险滩之间。
宇宙级的剧变！但这段叙述虽然引人入胜，其焦点并不在于洪水或审判，而在于挪亚是怎样一种会被上帝从审判中拯救出来的人。挪亚是因着信得救的，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所清楚说明的：“以此定那世代的罪，自己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11:7b）。挪亚相信上帝，义就归算给了他。他是圣经中第一个被称为义的人：“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6:9；参 7:1）。他的信心与公义在他身上产生了极大的顺服。叙述中四次给出了不同的表述，宣告“挪亚……凡上帝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6:22；参 7:5, 9, 16）。因此我们看到，上帝所拯救的人是那些相信上帝纯粹的话语——以至于这改变了其生活的人。每当我们读到这个故事，我们必须在翻腾的剧变之上，看到一个人的信心与顺服。挪亚是当时唯一经历上帝恩惠的人物。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所见，洪水故事被完美地划分为“非创造”和“再造”两个部分，后半部分提供了前半部分的镜像，但顺序相反。这段再造叙述中的对称性令人惊叹，因为它不仅镜像了前半部分的事件，而且在天数的使用上也呈现出镜像式的重复，正如温汉姆（Wenham）的图表所示：
7 天等待洪水 (7:4)
7 天等待洪水 (7:10)
40 天洪水 (7:17a)
150 天水势上涨 (7:24)
150 天水势渐落 (8:3)
40 天等待 (8:6)
7 天等待 (8:10)
7 天等待 (8:12)
摩西对细节的关注令我们惊讶。如果这还不够，这段再造的叙述不仅镜像了洪水上涨的“非创造”，还与创世记 1 章中创造的事件平行——再造与原始的创造平行！这对读者的启发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样的细心意味着这里有核心的神学和生活的主要准则供我们学习，只要我们留心。
挪亚的信实 (8:1–20)
洪水故事两半之间的枢纽在 8:1，“上帝记念挪亚……” 这个枢纽的功能是：上帝的“记念”不仅是回想，因为当上帝记念时，他就行动。当上帝记念亚伯拉罕时，他救了罗得（19:29）。当他记念拉结时，她就怀孕了（30:22）。正如布里瓦德·柴尔兹（Brevard Childs）所说：“上帝的记念总是暗示着他向着客体的移动。……上帝记念的本质在于他因着先前的承诺而对某人采取行动。”
所以现在上帝采取行动，为被洪水淹没的世界带来恢复与再造：“上帝记念挪亚和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上帝叫风吹地，水便止歇”（8:1）。这“风”呼应了创世记 1 章中在水面上运行的“灵”（希伯来语中“风”和“灵”是同一个词）。
航程结束。 在这里，当作者描述洪水消退时，他非常用心地记录了确切的历法日期。当上帝记念挪亚时，大地已经被淹没了 150 天，即五个月。想一想——与挪亚夫人、他的三个儿子和三个儿媳，以及世界上所有飞禽走兽和昆虫一起被关了五个月。五个月的马厩粪便、舱底污水、儿媳与婆婆，还有晕船。一定有很多次，挪亚希望他们能撞上冰山！
上帝所命定的风产生的作用使水势消退到足以让“到一百五十天后，水就渐落。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3b, 4 节）——大约在亚美尼亚境内。方舟在那里又停了两个多月，直到“到十月初一日，山顶都现出来了”（5 节）。他们在搁浅的方舟里坐了六十多天，等待土地干透，此时一共过去了大约七个月。
在 6-12 节中，故事聚焦于挪亚在日益单调的等待中寻求上帝拯救的忍耐。又过了四十天，挪亚放出一只乌鸦，它没有回来。接着他三次放出鸽子，每次飞行之间等待七天，总共五十四天，其间鸽子回来了一次，第二次回来时带着橄榄叶，最后一次没有回来。
何等伟大的信心！义人挪亚不仅在一百多年的方舟建造期内表现出谨守的顺服，完成了上帝所吩咐的一切，而且在囚禁与不适之中，他表现出惊人的坚韧与信心，耐心等候上帝的拯救。没有记载显示上帝在方舟里的几个月对他说话，或者挪亚得到了上帝新的启示。但他凭信心恒久忍耐，这表现为他惊人的顺服与耐心——“与上帝同行”。
挪亚也边做边学。他先放乌鸦，因为作为不洁净的鸟类，它是可以割舍的，既不能吃也不能用于祭祀（参利未记 11:15；申命记 14:14）。但鸽子完全是另一种鸟。它是洁白的、洁净的，常用于献祭（参利未记 1:14；12:6）。因为它属于洁净的动物，鸽子将被用作挪亚洪水后献上的燔祭（参 8:20）。
“挪亚手里拿着鸽子反映了这段经文的宗教关怀：乌鸦，一种不洁净的鸟离开了方舟；但鸽子，象征着纯洁（参太 10:16），是船上受欢迎的居民”（马修斯 Mathews）。鸽子反复回来和最终飞离的画面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甜蜜与美丽。
太古的航程结束了：“到挪亚六百零一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便见地上的面干了。到了二月二十七日，地就都干了”（13, 14 节）。
撤离完成。 现在耶和华说话了，显然打破了他整个航程中的沉默，他以史诗式的重复风格来说话：
上帝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媳都可以出方舟。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媳都出来了。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15–19 节)
这种史诗式重复的效果是放慢故事的节奏，以便“将画面保留得久一点，并将其强加在脑海中”。这是一种希伯来式的慢动作。因此我们看到挪亚，几乎就像第二个亚当，踏入一个被审判洗净的处女世界——周围有彩色的飞鸟掠过天空，巨大的动物蹒跚而出，忙碌的生物四处奔跑。他与家人一起站在新世界的阳光下。
筑坛献祭。 那是荣耀的。但挪亚的第一念头是向着上帝的：“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20 节）。这祭物中包含了喜乐的敬拜、降服和赎罪。这里描述的燔祭代表了挪亚对上帝全然的降服与奉献（参利未记 1 章）。祭物被完全焚烧，象征着完全的自我奉献。同时它也是全然庆祝性的——感谢上帝刚刚施行的拯救。当它燃烧并化为灰烬时，挪亚实际上是在表示：“我的一生都属于你——所有的一切！”
上帝的回应 (8:21–9:17)
从这里直到 9:17，故事从挪亚的信实转到上帝对挪亚的回应——这是一个恩典、祝福和圣约的回应——这是新世界的三个关键词。
恩典。 上帝对挪亚祭物的回应是恩惠的：“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8:21）。这香气使上帝喜悦，标志着他的接纳。
挪亚的祭物平息（挽回）了上帝公义的愤怒。挪亚本人并不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他已经是“义人”和“完全人”（6:8, 9；7:1）并且“与上帝同行”（6:9）。因此我们理解，他的献祭是为全人类的罪平息了上帝的愤怒。
尽管人没有改变，尽管他依然自然地趋向罪恶，但上帝不再进一步咒诅土地。关于洪水，上帝以这段优雅的诗句回应：
地还存留的时候， 稼穑、寒暑、 冬夏、昼夜 就永不停息了。(22 节)
尽管人有罪，上帝仍选择施恩与宽容。上帝回应挪亚的祭祀，向人类施予恩典，其原因完全在于他自己。今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种恩典之下，尽管世上的罪恶似乎在变本加厉。
蒙福的繁衍。 接着，上帝通过重复最初给亚当的祝福来回应挪亚（参 1:22–25, 28–30），但由于人的罪恶，带有一些限制条件。上帝吩咐挪亚一家要繁衍，并暗示要治理全地。“上帝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9:1）。祝福依然完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这过去是真的，将来也永远是真的（参诗篇 127:3–5）。上帝的子民受命要繁衍并充满大地。
但当他们遍满地面，他们的统治权扩张时，他们被告诫，虽然亚当曾享受与动物的关系，但现在，“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作你们的食物，我也赐给你们，与菜蔬一样”（2, 3 节）。
动物对人的恐惧在堕落后自然产生，而现在洪水之后，这种恐惧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类受命可以吃动物的肉，这或许是一项新的自由。肉食将成为人类饮食的正常组成部分。
对动物生命的尊重。 话虽如此，人类并没有对上帝的造物拥有随心所欲的权力，因为它们的生命（血）是上帝的财产：“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它的生命，你们不可吃”（4 节）。人类不可像野兽互相吞食那样，在血液还在肉中跳动时就吞吃动物。其原因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进而出于对生命赐予者的尊重。生命在血中，而上帝是生命的赐予者。蔑视生命的礼物就是对赐予者的冒犯。上帝禁止吃血的诫命也让人们预备好体会血在祭祀中的功用，因为“血既然属于上帝，就可以被视为他赐给罪人的代赎礼物，而不是人献给他的”（基德纳 Kidner）。最终，我们可以理解，上帝之羔羊的生命（血）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代赎礼物。
对人类生命的尊重。 洪水之前，人类不仅彻底败坏，而且地上“满了强暴”（6:13）。谋杀是稀松平常的日常琐事。残暴的人成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6:4）。洪水之后，挪亚的后裔有可能堕落到同样的暴力程度——特别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因此，耶和华的演说从尊重动物生命转向了尊重人类生命：“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向各人的弟兄讨他的罪”（5 节）。
没有任何罪比杀人更能显示出对生命的蔑视。虽然动物的血可以流但不可以吃，但人的血绝不可流。任何杀害人的动物都必须被处死（参出埃及记 21:28, 29）。同样，上帝也要求“从他的弟兄（希伯来语，‘他的弟兄’）……讨偿人的命”。上帝用“由大推小”（a fortiori）的逻辑陈述了这种追讨。正如卡苏托（Cassuto）所译：“在此情况下，我更要为人的血要求偿还，因为被杀者是杀人者的弟兄。” 这里有双关意，因为“从他的弟兄”呼应了人类的第一起谋杀，即该隐谋杀他的兄弟。但也凭借我们在上帝形象中共同的人性，所有的谋杀都是残杀同胞。耶和华随后将他的律法放在一段引人注目的诗句中：
凡流人血的， 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 因为上帝造人， 是照自己的形像造的。(6 节)
既然人是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因此具有极大的价值，且既然人的血（生命）唯独属于上帝，夺取人的生命就是篡夺上帝对生死的超权——因此应得死刑。正因为生命如此宝贵，那故意夺取他人生命的人必须死在人手中。
施行报应不是私人的事，而是社会的义务。当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存在司法滥用的时代，死刑有时是出于政治甚至种族动机。这种滥用是可憎的。祸哉，那错误执行死刑的体制。祸哉，那允许这种事发生的社会。祸哉，那有罪责的法官。上帝是不受戏弄的。
但若以人道为由反对死刑，就是反对上帝的话语。死刑的存在恰恰是出于上帝的人道关怀。无视死刑就是蔑视生命。这是，且依然是，上帝对暴力世界所说的话。这是旨在保护人类生命的。无视上帝的教导，就是让社会进一步堕入暴力。
在给出了关于尊重生命的建议后，耶和华以他开始时的同样话语结束了对挪亚的讲话：“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7 节）。尊重生命，并生养众多！
圣约。 接着，上帝宣布了挪亚之约，这是圣经中的第一个盟约，它启迪了随后所有的盟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和新约）：
上帝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灭地了。”(8–11 节)
这个宏伟的圣约是普及的、单方面的、且无条件的。其普及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涵盖了不仅是每一个人（善人或恶人），还有星球上的每一个活物。它是单方面的，因为上帝是唯一的发起者。他两次称之为“我的约”（8, 11 节）。它不需要人类的任何同意、行动或批准——甚至不需要承认。它是无条件的，因为无论我们地球人做什么，绝不会再有另一次通过水的宇宙级毁灭。这约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由上帝自发的、无条件怜悯的应许。
圣约的记号是彩虹，这里以喜乐的重复来描述，“这些重复旨在强调信息，像钟声一样回荡在未来”（韦斯特曼 Westermann）。
上帝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记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再不泛滥毁灭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记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上帝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12–17 节)
美妙的是，上帝简单地称彩虹为“我的虹”。圣经中有两次将彩虹与上帝的荣耀联系在一起，一次是说到他的光辉（以西结书 1:28），另一次是描述他宝座周围的光（启示录 4:3）。这并没有暗示虹是一种新现象。相反，它被神圣地定位为给后代的记号。
有一年夏天，我的妻子芭芭拉和我将车停在威斯康星州北部的一个高地上，我们花了将近一个小时观察一道横跨天空的巨大彩虹。我们可以看到落在地上的两端，在一种闪烁的金黄色光环中照亮了整片麦田。那是上帝灿烂的弓——他那普遍的、单方面的、无条件的恩典记号。当上帝看到它时，正如他看到所有的彩虹一样（那天他在他的宇宙中看到了许多道），他就记念他的约（参 15, 16 节）——这意味着他行动起来，履行他绝不再淹没世界的恩慈承诺。
我们称之为“普遍恩典”。作为信徒，我们理解这种宽容，并耐心等候万物更新。彩虹提醒我们，神圣的烈怒已让位于和平，而审判是上帝“奇异的……作为”（以赛亚书 28:21）。
它也提醒我们新约的最终工作，当时上帝的烈怒由他自己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平息，使得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能寻得恩典而非愤怒（参罗马书 3:25；约翰一书 2:2）。基督，这位更伟大的挪亚，通过他信实的顺服和赎罪祭，将他的子民从死亡之水中解救出来。
愿颂赞归于他的名！

